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侗台语族带前置喉塞音的声母

邢 凯

[提要 ] 本文以 实例 说明汉语侗 台语带前置喉塞音的声母
,

无论在性质
、

起源和 历史

演变上都有高度的相似性
,

有很 多细节上的相符
,

这是很难用语言影响来解释的
。

比

较合理的解释是 : 这是同一些原 始音类分别在汉语和侗台语中平行演 变的结果
。

1
.

0 侗 台语族语言有一套带前置喉塞音 ? 一

的浊辅音声母
,

又称先喉塞音声母
。

例如
:

? b
一 、 ? d

一

巧
一 、 , w

一 、 ? m
一 、 ? n 一 、

协
一 、

均
一

等
。

带这类声母的词多是单数调
。

从主要辅音说可 以分为三

类
:

浊塞音
、

浊擦音
、

浊鼻音
。

最后一类只存在于侗水语支中
。

1
.

1 李方桂先生在《台语比较手册 》中对先喉塞音声母作 了详细描述
。

梁敏
、

张均如两先

生的《侗台语族概论 》一书对这套先喉塞音声母的特征和分布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
。

关于对侗

台语族先喉塞音声母 的处理问题
,

梁敏先生等认为 : 壮语南部方言以及泰语等语言的先喉塞音

。 一

只是不同程度地减弱
,

而并没有完全消失
。

但是除莫语外
,

各语言 (或方言 )都没有对立的纯

浊塞音 b
一 、

d
一 ,

所以 认都可 以省略掉
。

李方桂先生则认为泰语
、

龙州等已 变成 了纯浊 的 b
一 、

d
一 ,

故无所谓
“

省略
” ,

武鸣等地仍记作 ? b
一 、

叼
一

巧
一 。

1
.

2 侗台语族带前置喉塞音的声类
,

在现代语言中有的还保持
,

有的则发生了各种变化
。

综观全局
,

可以归纳为以下 9 种类型
:

( 1) 浊辅音前仍保持先喉塞音
。

如 : 武鸣 ?
ab

: n 3 “

村庄
” ,

? d u k 7 “

朽
” ,

莫语 ? b a : n 3 “

村庄
” , , bo t 7 “

瞎
” , , d u n 3 “ 吞 咽

”

(莫语有 ? b
、 ? d 和 b

、

d 的对立
,

如
:

b a : n `

“

男
” ,

d a “ `

眼
”

)
,

布依 石u 习“
`

蹲
” ,

巧。 , “

剔牙
” ,

水语 ? m a “
`

菜
” , , n i。 , “

依靠
” ,

毛 南 , m u习“
`

浮
” ,

, u a刀 5 “

傻
” 。

( 2 )丢失前置 ? 一

变纯浊 音
。

如
:

泰语 b a i Z“

叶子
” ,

b。 :k 7 “

管子
” ,

d o u“
`

树林
” ,

d o k 7 “

睡

着
” ,

龙州 b a :。 , “

东西
” ,

d。 : t 7
’ “

热
” ,

傣拉 ju o s ( <
关

巧
一

)
“

蹲
” ,

j i t 7
`

( < 二

巧
一

)
“

伸
” ,

松佬 m a ` ( <

二 ? m )
“

菜
” ,

习a 习 5 ( < 二 ,习)
“

傻
” 。

( 3 )浊塞音变相应的鼻音
、

边音
, 二 ? b > m

关 ? d > n 一 l
。

如
:

岂

宁 m a : n s “

村庄
” ,

m o : t 7 “ `

瞎
” , n a p 7 “

熄 灭
” , 。 o 。 , “

簸箕
” ,

德宏 m o , “

葱
” ,

m o k 7 “ `

扛
” ,

l a i 3 “ 得到
” ,

l i p 7

“

生 (熟 )
” ,

剥隘 n i , “

好
” , n a i3 “

得到
” ,

拉伽 l a i“
`

好
” ,

10习3 “

簸箕
” 。

( 4 )带先喉塞音的浊塞音 ` , b

变成相应 的带先喉塞音的鼻音
。

如
:

佯 债 , m u n “ `

天
” , , m a 月 5 “

边面
” , , m e : n 3 “

席子
” 。

( 5 ) , , d

变成舌尖前的通音 : 一 z 。

如
:

佯 横 r a : 15 “

山野
” , r a : k 7 “

骨头
” ,

姚哨
z a m “ `

插秧
” , 2 0 13 “

买
” 。

这种

情况大概和后置辅音 : 有关
。

( 6 )
关 ? b 变唇浊擦音 v 一 w

。

如
:

傣拉 va :矿
“

村庄
” , v 以 7 “

鱼钩
” ,

拉咖 w 。 : k 7
’

“

册
” ,

w i e , “

肩膀
” 。

( 7 )
* , b

、 二 ? d 变相应清塞音 的例子很少
。

如 : 广东的连山壮话

有
关 , b 变为 p

一

的现象
。

此外还有一些零星 的变化
:

拉咖 p i e

扩
“

边面
” ,

po
n s “

飞
” ,

锦语 p。
扩

“

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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软
” ,

标语 p a n s “ 飞
” ,

德宏 p it 7 “ 摘
” ,

柳江 jP e t 7 “

摘
” ,

毛南 p it 7 “

摘
” ,

松佬 t o t 7 “

阳 光
” ,

拉咖 t u : t 7
’

“

阳光
” ,

黎语 t u 二t s “ `

吸吮
” ,

侗南 t o n Z “ 圆的
” ,

侗北 t a n , “

名字
” ,

水语 t o Z ( < * , d r一 )
“

蒜
” 。

( s )丢

失主要辅音
,

保 留前置 ? 一

的情况也很少
,

多是一些零星 的变化
。

如
:

德宏 ? o n 3 ( < 关 ? b)
“

漱 口 ” ,

水语 ? 。 n 3 “

漱 口 ”

( < * , d )
,

伙佬 ? i` ( <
, ? d )

“

好
” ,

侗南 、 n `
’

( < 二 ? d )
“

咽
” ,

侗北 , 0 6 ( < * ? d l
一

)

“

秃头
” ,

侗南 ? u t 7
`

( < * , d l
一

)
“

热水
” ,

侗北 , u 4 ( < , 巧
一

)
“

蹲
” ,

侗北 , o , ( <
*

巧
一

)
“
凶 恶

” ,

水语

? :a k 7 ( < 二

石
一

)
“
凶恶

” ,

岂宁 ? :e st ( < *

石
一

)
“

粽子
” ,

柳江 ? ut 7 ( < * 巧
一

)
“

粽子
” 。

( 9 )变舌面塞音

或塞擦音的字极少
,

且不成 系统
,

都是来 自原始语 的 二 巧
一

声母
。

如莫语 抓a m s “

借
” ,

侗北 仁二
,

“

踞
” ,

协 “ `

布
” 。

布依语 : 兴义 巴结 ? d不01 4 “

布依
” ,

册 亨乃 言 ? d不01 4 “

布依
” ,

平塘西 凉 ? d不io “
`

泥

峰
” ,

安龙天桥 ? d不Q il
“

泥峰
” 。

1
.

3 这套音可 以 和前置鼻冠音声母对照
。

m b
一 、 n d

一

等声母 的发音 明显地分为两段
,

人们

不会怀疑它们是两个音
。

但是 ? 一

和后面的浊塞音
、

擦音
、

鼻音相结合
,

给人的感觉是
:

发音时虽

然有两个闭塞点却似乎同时成阻
,

同时除阻
,

所以很容易使人认为它们是一个音
,

一次发音动

作
。

发 , b
、 ? d 时有轻微缩气的感觉

,

说明 认的
“

内爆发
” ,

即存在 仇的除阻动作
,

而发单纯 的 b
、

d

时就没有这种感觉
。

发 ? a 音时
,

声带振动之始就是 ? 一

除阻的完成
。

元音前有一个明显的语音

间隙
。

发 , b
、 ? d

,

声带开始振动时
, ? 一

的除阻已经完成
,

很快浊塞音也完成除阻
。

这两个除阻动

作中间的间隙
,

时值极短
,

很容易被忽略
。

发 叱
、 ? d 时

“

喉门略先爆破
,

声带开始颤动
,

… 随后

口腔内某点的阻塞也解除
。 ”

(陈忠 敏 19 8 8
,

第 13 1 页 )发元音和 所谓
“

纯浊音
”

时
,

声带振动是

从无到有逐渐展开的
,

路
、 ? 。 、 ? 。

、

叱
、 ? d 等音犹如是以一种发音动作 ( , 一 )把元音或浊辅音的前部

截断 ; ap
、

.at
、

ak
、 a , 等则是从后部把元音截断

。

清辅音如 p
、 t 、

k
、 , 等是利用 口 腔内存的空 气发

音
,

这类音很微弱
,

很难为听觉感知
。

送气喉塞音 ? h
一

则不然
,

它具有强大的气流冲破声门的除

阻动作
,

强烈的爆发噪音为听觉感受
。

发闭塞音时如果封闭只发生 在一个部位
,

比方说双唇封

闭
,

那么 这个语音就叫做简单塞音
。

如果 不止一个部位发生封闭
,

比方说声 门和双唇发 生 封

闭
,

那么 这个语音就 叫做复合塞音
, ① 复合塞音或复合辅音从汉藏语来讲就是

“

复辅音
” 。

先喉塞音与塞擦音 (如 t s 、 t 侣等 )也不同
。

罗 常培
、

王均先生说
: “

塞擦音是一个音开始的时

候 (成阻阶段 )是塞音
,

但是发音器官闭塞 以后随即留出一些间隙
,

到了持阻阶段 已经是一个擦

音
,

塞和 擦的成分结合得很紧
,

就跟一个单纯的音素一样
。

在汉语结构里咱们不把塞擦音看做

复辅音
。 ”

(《普通语音学纲要》第 I n 页 )塞擦音的塞
、

擦两个阶段
,

发音部位相同
,

清浊一致
,

是

一个统一 的整体
。

先喉塞音 中的前置喉塞音 认与后 面的浊辅音
,

发音部位不 同
,

方法也不同

(例如一清一浊
,

一塞一擦等 )
。

很清楚前置喉塞音 , 一是一个独立的音素 (不是语音特征 )
,

这个

音素一旦具有了辩义功能
,

也就获得了
“

音位价值
” 。

2
.

0 现在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
:

侗台语族的带先喉塞音声母究竟是单辅音还 是复辅

音 ? 换言之前置喉塞音 , 一有无独立的音位价值 ? 探讨这个 问题是基于对语音系统的理性认

识
,

因此必须和音位的处理或标音的要求区分开来
。

① 见 R
.

R
.

K 哈特 曼
,

F
.

C 斯托克《语言与语言学词典 》
,

黄长著等译
,

上海辞 书出版社
,

19 81 年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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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.

1从普通语音学看
, ? 一

完全是一个独立的语音 (音素 )
,

并不是一种语音特征 ( 区别特征

或非 区别特征 )
。

它的发音部位在喉头或声门
,

方法是不送气
、

清
、

闭塞
。

实际 上它和舌根清塞

音 k
一

是十分相似的
,

区别仅仅在于发音部位
。

从汉语
、

侗台语看
,

喉塞音 仇的出现有元音前
、

元

音后或韵尾
、

浊辅音前 3 个位置
。

2
.

2 一般认为侗台语没有以元音开 始的音节
, “

元音起头的音节其实都有喉塞音声母
”

( 《侗台语族概论》第 50 页 )
。

李方桂在谈原始台语
二 ? 一

声母时说
: “

这个 声母通常保持在大多

数方言中
,

尽管很多作者把它省略掉了
。 ”

其所以能够省略
,

就是因为 仇与 0 不对立
。

所以我们

认为侗台语的 仇音位至少包含 乳
、

0 两个变体
,

它和汉语的零声母并没有本质 的不同
。

很多侗

台语方言 另有 j
、

w J 等声母 (独立音位 )
。

表述 上
“
以元音起头

”

其实就是
“

零声母
” ,

只是不这

样称呼而 已
,

所 以把这个音位归纳为 仇声母
,

即独立的 认音位是很适当的
。

2
.

3 在回答带前置喉塞音声母是单辅音还是复辅音这个问题前
,

有必要重 申系统论的两

条原则
:

( 1) 系统是 以特定的相互作用方式连接着的要素构成的具有新质的整体
。

单一的
“

要

素 (因素 )
”

不成系统
。

( 2) 部分的性质必须由总体 的结构和功能来决定
。

《普通语音学纲要 》

(见第 1 13一 1 14 页 )中把侗台语族的 ? b
、 , d

、 , m
、 ? n 、 ,习

、 ,玮
、

石
、 ? w

、 , Y 等辅音组合明确地归入复

辅音
。

其他的侗 台语研究者对这点始终没有明确过
,

但实际都是作为单辅音来处理的
。 ①

2
.

4 本文 1
.

2 节归纳 了侗台语族先喉塞音声母在现代方言中的 9 种表现
。

除了 ( 1 )
、

( 4)

两类外都谈不到复辅音
。

我们以 ( l) 类中武鸣的 ? b
、 ? d 两个声母为例分两步来讨论

。

2
.

4
.

1 仅就浊塞音系统来说
,

武鸣浊塞音 b
、

d 前面 都有一个喉塞音
。

由于没有对立的 b
、

d
,

表述为 ? b
、

叼 或者 b
、

d 都不影响意义的表达
。

浊塞音前 只有一个孤立的 ? 一

音素
,

不成系统
。

另有一些语言 (如毛南语 )浊塞音前的 仇已不稳定
,

即可 能出现 0
一 。

但这 和元音前 的零音位很

不相同
。

例如汉语的零声母
, ? 一

虽然不和 。
、

Y 等对立
,

但却和 p
、

p h
、

t
、

k
、

m
、

n’ 二等形成对立
,

这

就构成 了一个复杂的辩义系统
。 , 一 、

0 等都不是孤立的
。

上述侗台语 (如毛 南语 )浊塞音前的 ? -

虽不与 O 对立
,

但也没有和 它们对立的其他音素
,

不能形成一个前置辅音音位系统
。

这和武鸣

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
。

这种情况下 仇 只是一个孤立的音素
,

而不是有着内在联系的音位
。

2
.

4
.

2 以上 只是就塞音系统来看问题
,

如果我们把观察范围扩大到擦音情况就大不相同

了
。

武鸣存在 件与 i
一

以及 , w
一

与 w
一

的对立
,

在擦音前 , 一和 外对立
, ? 一

是独立的音位
,

。 也是独立

的音位
。

再联系元音前的独立 ? 一

音位
,

这样我们也就不能不承认浊塞音前的 。一

也是音位
。

武

鸣只是在浊塞音前 仇的音位价值没有充分实现
,

但是在浊擦音 i
一 、

w
一

前这种价值却得到了充分

的实现
。

总之
,

武鸣不仅存在 , 一音位
,

而且存在一个前置辅音系统
。

在存在前置辅音系统的条

件下 叱
、 ? d 前的 认也是独立的音位

。

泰语和龙州等则不 同
,

它们的浊辅音前根本就没有 认音

素
。

尽管它们也存在 认音位 (元音前 )
,

但并不存在前置辅音系统
。

2
.

5 武鸣的前置辅音系统比较简单
。

侗水语支的某些语言
,

前置辅音系统要更加复杂一

些
。

例如水语和毛南语 , 一不仅能在塞音
、

擦音前
,

还可 以在鼻音前出现
,

如
: ? m

、 ? n 、

匆
、 ? 玮

,

鼻音

前 ? 一

与 外对立
。

擦音除 补与 j
一

对立外
,

还有 ? Y
一

与 Y
一

对立
。

这两种语言还有一套带前置鼻冠音

的声母
,

如
:
m b

、 n d
,

毛南语还 比水语多 铭
、
玮读两个

。

鼻冠音同 ?

一样也是
“

前置辅音
” 。

这类

① 李方桂先生在 《古台语喉塞音 及带喉塞音声母对剥 隘声 调系统之影 响》一 文中说过一 段话
: “

依 台语

普通 定例
,

复辅音声母如 p卜
、

bl
一

等皆以第一辅音定清故 叱
、 ? d

、

?j 等亦 当以 喉塞音 为定清 浊的标准
。 ”

《中国文

化研究汇刊》第 四卷
,

四 川石 印本
.

19 4 4 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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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前置鼻冠音的声母苗瑶
、

藏缅语都是明确归人复辅音的
。

此外莫语浊擦音前虽 不存在 , 一 ,

但

在塞音前却存在 仇与 O
一

的对立
。

可见就整个侗台语来说
,

仍然存在 , b
、 ? d 和 b

、

d 对立的情况
。

2
.

6 仅在一种语言 (方言 )或一种语言的某个音类的范围内讨论问题
,

可 以称作
“

单系统分

析
” 。

这种分析有时可 以为某些语音处理提供依据
。

比如除莫话以外的侗 台语
,

我们把 ? b
、 ? d

一律记作 b
、

d 并不会造成意义的混淆
,

但是就语音系统的认识来说
,

仅仅局限于这一点是不够

的
。

如果把着眼点放在整个语音系统 (不仅仅是其中的某个类音 )
,

不仅注意某一种语言
,

而且

注意到整个语支
、

语族的全部语言
,

就叫做多系统分析或多元语音学
。 ① 多元语音学不仅要分

析音质音位
,

也要分析音律音位
。

从系统论的本性来说
,

单系统分析是一种不充分的分析
,

不

可避免地带有某些片面性
。

例如把 叱
、

叼 记作 b
、

d
,

在表述上固然不存在问题
,

但它却不能解

释为什么元音
、

浊擦音
、

鼻音前的 , 一是独立的音位
,

而浊塞音前的 , 一却不是音位 ? 这在逻辑上

是有些问题的
。

比如要问 : 武鸣的 认到底是不是音位 ? 回答只能是 : 又是又不是
。

多系统分析

的回答则是 : 武鸣的 , 一是一个独立 的音位
,

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 ( 比如 b
、

d 前 )它的音位价值不

能充分实现
。

立足于多元语音学
,

我们可 以得到一个 明确的结论 : 现代侗 台语族是存在
“

前置

辅音系统
”

的
,

。
、 ? 、

m
、 n 司

、

玮 等 6 个前置辅音音位就是这个系统的要素
。

3
.

0 原始 台语
、

原始侗台语中的先喉塞音声母
。

共时的音位归纳是以对现实语音的感性

认识作为基础 的
,

古音构拟却是建立在语音对应规律基础上的逻辑推理
。

但是
,

它既然是建立

在语音规律的基础上
,

所以在分析方法上与共时的音位归纳是可 以相通的
。 “

拟音
”

类似于宽

式音位标音
。

构拟只能推测
“

对立
” ,

而不能推测
“

互补
” 。

例如
,

中古汉语的影母 (
二 , 一 )和原始

台语的
二 ? 一

声母 (音位 )
,

是否也有 认
、

O 两个或更多的变体
,

我们就无从了解 了
。

李方桂在谈原

始台语的 * ? 一

声母时说 : “

这个声母通常保持在大多数方言 中
,

尽管很多作者 把它省略掉了
。

由于它对声调的影响和前置喉塞辅音是一样的
,

所以我们必须假设一个原始台语的 ` ? 一 ,

换言

之
,

在原始台语中没有以元音开始的音节
。 ”

3
.

1 李方桂构拟的原始台语有 : 关

叱
、 关

叱 l r/
、 *

叼
、 * 叼 l r/

、 关

巧 5 个带前置喉塞音的声

母
。

也有与它们相对立的浊塞音音位
: ` b

、 `
d

、 `
j

、 `
b l

、 ` b r 、 ` d l
、 `

d r 。

这就已经形成 了一

个完整的前置辅音系统了
。

此外还可能有其它一些前置辅音
,

例如 : * S 一 、 , z 一 、 二
k

一 。

我们以

《侗台语族概论 》里的几个字为例 (括号里的是梁敏先生的拟音 ) : “

烤 (衣 )
”

布依 iz 扩( , p w )
,

“

白蚁
”

布依 。 u s (
* p l )

, “

撕
”

琼山 z o k s ( 关 p l )
, “

疹子
”

琼 -IIJ
z 。 ` ( * t )

, “

屁
”

布依 z o t 7
(
二 t l )

, “

满
”

布

依 z i m ` (
, t l )

, “

八哥
”

琼 IJJ
S e u ` ( , k )

, “

扫帚
”

柳江 S v a : t 7 ( * k w )
, “

铁锹
”

武鸣 so
,
(
二

k l )
, “

一行
”

布依 。 0 13 (
*

k l )
, “

葫芦
”

武鸣 kj o 6 (
关

b l )
, “

孤儿
”

武鸣 kj a4 (
二

b r )
,

柳江 kj
a 4 (

*
b r )

, “

明天
”

柳江

kj o : k s (
关

b r )
, “

指甲
、

爪
”

武鸣 kj a p s (
关

b l )
, “

培土
”

武鸣 k o m 6 (
二

d l )
, “

树阴
”

龙州 k h a m ` (
*

d r )
,

“

粪
”

龙州 k h u n s ( , b w if )
。

当然这些还不是严格的对应
,

所以只能算是一种猜想
。

3
.

2 梁敏构拟的原始侗台语 的先喉塞音声母要多得 多
,

如
: * , b

、 二 ? b w
、 二 ? b l

、 * ? b lw
、

* , d
、 ` ? d l

、 ` , d r 、 ` , m
、 ` ? m l

、 ` ? m r 、 ` ? n 、 ` , n l
、 ` ? n r 、 , ? 玮

、 ` ?习
、 ` ? Dw

、 ` ? m b
、 ` ? m b l

、

① 参见 《语 言与语言学词典》
,

第 2 8 3一 2 84 页
,

音律分析
,

超音段分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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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、 d
、 * ? r 、 ,

巧
、 关 ? w

,

有 2 2 个
,

这些音都有相对的不带前置 ? 一

的声母
。

带前置鼻冠音的声母

有
: `

m p
、 ’ n t

、 ’

习k
、 ’

m b
、 ` n d

、 ’

习g 等 18 个
,

此外还有
’ S 、 ’ z 、 ’ x 3 个前置辅音

。

艾杰瑞
、

杨权

提出原始侗水语有
`

k h
、 ’

k
、 ’ S 、 ’ t s 、 ’

p h
、 `

h
、 ’ C h

、 ’ c s 个前置辅音音位
,

此外我们认为还应加

上 。
、 ’ ? 、 `

m
、 ` n 、 ’

u
、 ’
玮6 个 (见邢凯 19 9 5 )

。

原始侗水语还应有更多的前置辅音
。

例如仅就

原始侗语的构拟来看就有 , 、 S 、 z 、

k
、

k h
、

g
、 x 司

、 n 、 n 、

q
、

q h
、

p
、

p h
、

t
、

t h
、

d
、

。 等 1 8 个前置辅音音位

(见黄勇博士学位论文 )
。

由此可说原始台语
,

原始侗水语
,

原始侗台语都是存在前置辅音体系

的
。

3
.

3 一般人都认为带前置喉塞音的浊辅音是侗 台语族古 已有之的东西
。

我们可 以提出

一些反证的材料
,

并大胆推测前置喉塞音 ( , , 一 )不见得就是这类前置辅音最古老的形式
。

例

如
: , m

一

< 二
k m

一 “

熊
”

水语 ? m i , ,

侗语 m e , ,

拉伽 k 。 : i`
, “

蔬菜
”

水语 , m a ` ,

毛南 ? m a , ,

侗语 ? m a ` ( (

关
k m

一

) ; ? n 一

<
二

k n 一 “

雪
”

水语 ? n u i `
,

拉咖 kj o i`
, “

蛆
”

水语 ? n u n ` ,

拉咖 kj 。 : n ` ; , b
一

<
二

k b一
二

k h b
一 “

泛滥
”

泰语 b a : 5 ( < 二 , b )
,

龙州 b a : 5 ( <
* , b )

,

壮语 k a o 6 ,

布依 k o 6 , “

事情
”

泰语 b a 习` ( <

, , b )
,

龙 州 b a :。` ( <
二 ? b )

,

壮语 k a o 6 ,

布依 k o 6 , “

事情
”

泰语 b a :。 , ( <
二 ? b )

,

龙州 b a :。` ( <

关 , b )
,

低佬 C a 习6 ,

傣语 x a 习̀ ( < 二
k h

一

)
,

黎语 k o 习, , “

管子
”

傣渝 , b a 习3 ,

泰语 k a 一

b a 习̀
,

松佬 p u u 4

(筷筒 )
, “

网
”

白泰 ? b巨k ` ,

泰语 k a 一

b a : k`
, “

轻
”

泰语 b a u ` ( <
二 ? b )

,

龙州 ba u ` ( <
` , b )

,

毛南 k h u ` ,

黎语 k h a o 3 , “

搓
、

捻
”

泰语 b a n ` (
、 ? b )

,

壮语 p a n s ,

水语 , b a n s ,

侗语 k o n 6 。

注意
: “

管子
” 、 “

网
”

泰

语的前缀 ak
一

实际是直接保 留了一个更古老的前置辅音 , k
一 ,

只不过 已经把它
“

音节化
”

了 ;叼
-

< *
k d一 q d

一 “

蓝子
”

白泰 , d ial
,

武鸣 kj :o il
, “

打中
”

泰语 d二il ( <
’ ? d )

,

低佬 k iu s , “

簸箕
”

龙州

d u 习3 ( <
二 ”

d )
,

泰语 k r手 d o 习3 ,

水语 , d o o 3 , “

看
”

泰 语 d u : ` ( < , , d )
,

龙州 d u : ` ( < 二 , d )
,

武 鸣

巧a o 3 ,

布依 k a u 3 ,

低佬 k a u s ,

水语 q a u s 一 , d o 3 , “

责骂
”

泰语 d a : 5 ( < , , d )
,

龙州 d a : 5 ( < , , d )
,

侗

语 k w a s ,

毛南 , b a6
, “
回响

”

泰语 d a习` ( <
二 , d )

,

壮语 j i习 3 ,

布依 ? d a习, ,

松佬 k u 刀 3 ,

水语 k h u习3 ,

侗

语 q h u

扩
。 “

簸箕
”

泰语直接保持了古老的前置辅音 * kr
一 ,

不过把它音节化为 k r巨
一

了
。

根据这些材料我们推断
,

侗 台语族 的前置喉塞音可能是古代某些前置辅音 的痕迹
,

所谓

“

痕迹
”

就是说 , 一不过是由某些其他的前置辅音转化而来
。

3
.

4 能够在浊辅音前留下痕迹的前置辅音不 限于舌面 后的塞音 (如
:

k
、

q 等 )
,

舌尖前 的

擦音也有可能转化为前置喉塞音
。

我们可 以举一个侗语方言的例子 :

章鲁 林溪 滚贝 高稼 高坝 秀洞 启蒙 李树

星 星 。。 t 7 仁。 t 7 2 , d o t 7 t s i t 7 h e t 7 s e t 7 侣i t 7 r o n s

刺 s u n ` s u n l , d u n l ’

一 h u n l S u n l t s u n ` r u n l

休息 S a s S a s , d w a s ’
t s a s h a s S a s S a s r a s

脓 。 o k s
一

, d a k 7 t s o : k 7 2
一 一 一 一

晒衣 。 a s ’
。 a s , d a s o a s o a s o a s o a s o a s

油 漆 S o t 7
一

? d a k 7 S i t 7 h e t 7 S a t 7
’

s i t 7
’

t s h o n s

融水滚 贝侗语整齐地表现为 , d
一 ,

三江林溪的塞音 朴是保持了主要辅音
。

高稼
、

启蒙的 t s -

是主要辅音
、

前置
、

后置辅音交互作用的结果
。

李树的 r 一是保存 了后置辅音
。

其余各点一律 以

s 一

( 。
一

)对应
。

侗语某些方言的 S 一有很强的送气
,

严式标音可记作 S h
一 。

高坝侗语
二 S h

一

> h
。

所

以我们可 以把这几个词的原始侗语声母形式构拟为 * S dr 一
二 S dj

一 ,

这就是说滚贝 , d
一

的前置喉

塞音 , 一是从前置辅音
二 S一转化来的

。

从亲属语看
,

也有很多语言表现为 s

一
z 一或者舌塞音 t

一

1 5



ht
一 ,

但并 没有舌 面后塞音 ( k
一 、

q
一

等 )的表现
,

说前置辅音 ? 一

来 自舌面后塞音没有根据
。

3
.

5 在滚贝侗语 中辅音 S 一在元音前也可 以转化为 仇
。

如以下例证
:

章鲁 林溪 滚贝 高稼 高坝 秀洞 启蒙 李树

鸡嗦 S e `
’

S e ` ? e 3 S e ` h e ,
’

s e 3

咸 S i k 7 2
’

S ik 7
’

, i k 7 5 1: k 7 h i t 7 2 5 13
’

5 16 5 16

浸泡 S o m s j o m l ? a m l t s i m s
一

S o m s S o m s t s叨 5

这种现象很可能有相当的普遍性
。

例如英国南部的一个方言就把 w at e r “

水
”

读作 w a距 r 。

又如汉语的吴方言把中古汉语的人声韵尾
一

p
、 一

t
、 一

k 一 律变为喉塞音
一? 韵尾

。

此外潘悟 云先生

认为中古汉语的影母来 自上古的小舌音
*

q
一 。 ①

四

4
.

0 汉藏语研究者一般都认为带前置 喉塞音的浊辅音声母是侗台语族语言的一大特点
。

汉语
、

苗瑶语是没有这类声母的
。

我们认为不能说汉语绝对没有这类音
。

例如 中古汉 语的影

母类似于侗台语的 认声母
。

如
: “
医

”

(影之 开三 ) ,山
。

上古汉语有浊 辅音 卜声母
,

中古汉语有

jr w
一

(喻三 ) ; rJ
一

(喻 四 ) (邢凯 19 97 )
。

浊辅音 r 一声母前也 可 以 出现 认
,

如
: “

宴
”

(影谏开 二 ) , ar n

( h )
,

这里就存在两种处理方法
:

一是把 r 一作为后置辅音 ;二是把 ? 一

作为前置辅音
。

同样的情况

又见于重纽 四等字
,

如
: “

一
”

ojr it
。

所 以说中古汉语没有前置辅音 (例如 认 )也只是一个处理 问

题
。

4
.

1 陈忠敏
、

陈其光提供了一些汉语方言 (例如上海南汇
、

雷州半岛徐城 )存在带先喉塞

音声母 的实例
。

陈其光先生认为汉语的这类音是侗台语影响的结果
。

本文第一节归纳了带先

喉塞音声母在侗 台语 中的 9 种表现方式
。

这些表现方式大部分也都能在汉语方言中看到
。

正

如陈忠敏所说 : “

汉语方言和 台语
、

东南亚各语种里 的先喉塞音无论是种类
、

性质
,

还是演变的

途径等都是极为一致的
。 ”

4
.

2 与侗台语对照 只有 ( 4 )
、

( 5 )
、

( 6) 三类在汉语方言中没有发现
,

其余各类举例如下
。

类型 ( l) 汉语上海南汇话有 ? b
一 、 ? d

一 :

报 帮母去声
,
b

o 33 饼 帮母上声 叱才
礴

丹 端母平声 叼护
3 朵 端母上声

? d u 44

汉语雷州半岛徐城话有 叱
、 ? d

。

如 :

拜 帮母平声
?

b
a , 2 4 比 帮母上声

?
b i , `

本 帮母上声
? b u 。 , `

兵 帮母平声 , b ia 3 3

刀 端母平声
?

d犷
,

答 端母人声
?

dap
s ,

单 端母平声
,
da 扩

,
当 端母平声

? d犷
,

需要指出 一点
, “

帮
、

谤
、

端
、

透
、

见
、

溪 … ”

等是中古汉语声类的标 目字
。

没有任何证据可以

说明上述汉语方言的先喉塞音声母是直接继承 了中古汉语的 p
一 、 t一 、

k
一

声母
,

中古 p
一 、 t一 、

k
一

声母

的字
,

不等于上古或前上古也仍然全部都是
*

p
一 、 * t

一 、 *
k

一

声母
,

中古 p
一 、 t 一 、

k
一

声母的字
,

不等

于上古或前上古也仍然 全部都是
`

p
一 、 ` t一 、 `

k
一

声母
。 “

有 ? b
、 ? d 先喉塞音的汉语方言有

:

上

海郊县松江
、

南汇
、

金 山
、

奉贤等 (北部吴语 ) ; 浙江永嘉
、

永康
、

绪云等 (南部吴语 ) ; 广西藤县
、

石

南等 (粤语 ) ; 海南海 口
、

文昌
、

宝 安等 (闽语 )
。 ”

(陈忠敏 1 9 8 9
,

第 1 14 页 )

① 见潘悟云《喉音考》
,

《民族语 文》 19 9 7 年第 5 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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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型 ( 2) 汉语广西 容县话有 b
、

d( 单数调 )对应中古 的帮母
、

端母
:

碑 帮母平声 ib 54 补 帮母上声 b
u 33 臂 帮母去声 ib 53 辈 帮母去声 b iu ”

担 端母平声 d
a

m
54

堵 端母上声 d
u 3 3

胆 端母上声 d
a
m

3 3
对 端母去声 d

u i 5 3

容县话 b
、

d 声类仍有 叱
、

叼 变体
。

同样的情况还有岑溪 (没有 ? b 变体 )
。

苍悟也以 b
、

d 对应
,

不过这个点还有进一步变 p
一 、 t 一的情况

。

广东粤语化州话
,

中古端母字读 d
一 ,

如 : “

多
”

d矛
, “

戴
”

d ia s 。

广东揭阳 中古帮
、

端母字也读 b
、

d
。

类型 ( 3) 变人为相 应 的 鼻音
、

边音
,

例 如汉语金华汤 溪话
:

(
关

叱 > m )
“

兵
”

(帮母平声 )

m e i2 4 , “

半
”

(帮母去声 ) m Y 5 2 。

(
关 ? d > n )

“

东
”

(端母平声 ) n a o 2 4 , “

栋
”

(端母去声 ) n a o 5 2 。

汉语江

永 白水话
:

(
, ? d > l )

“

都
”

(端母平声 ) l
u 4 4 , “

钓
”

(端母 去声 ) l io u Z ’ 。

武义 话
:

(
关 , b > m )

“

帮
”

m a习` (
二 ? d > n )

“

担
” n u o ` (

关 , d > 1)
, “
刀

”
l二丫 ’ , “

桌
”

l u o 7 。

类型 ( 7) 变相应清塞音的例子
,

侗台语很少 ; 汉语却是大量存在
。

如上海南汇县老年人

读 ? b
一 、 ? d

一

声母的字
,

年轻人读 p
一 、

t
一 。

(下表斜线前表老派
,

斜线后表新派 )

饱 本 端 答

老派 /新派 , b。 ,
P/

。 5 ? b。 。 3 / p。 。, ? d。 , / t。` , d二 , ,八二 , ,

而上海金 山县老年人有些字则有 ? b一 p
一 、 ? d一

t
一

两读
。

10 0 年前温州市区的人有 ? b一 p
、

叼一
t 的混读

,

但是今天 已经都读 p
一 、 t一 了

。

又 如类型 ( 1) 的例字 中
,

与南汇
、

徐城先喉塞音声

类对应的中古音帮
、

端母的字
,

以及直接继承它们的众多汉语方言
。

类 型 ( 2) 中与容县阴调 b
、

d 对应的中古帮
、

端母字
,

以 及 其他众 多汉语方言
。

所 以 中古帮
、

端母 的字
,

除直接来 自上古

`
p

、 ` t 外
,

也还 有其他的来源
。

类型 ( 8) 丢失浊辅音
,

保留前置喉塞音 仇
。

陈忠敏举欧得里古尔的材料说明
* ? b

一

> ?

( 19 8 9 年第 l巧 页 )是不 妥当的
。

村老语的 , w o n’
`

村
” ,

掸语的 , w o n’’ 天
”

并不是 仇声母
,

而是带

前置 喉塞音 , 一的浊擦音 ( w )声母
:

例如拉咖就有这样的声母 ( ? w
一

)
。 ? 一

没有唇化形式
,

w 也不

能说是介音或元音
。

汉语 ? b
、

叼 > , 的情况发生 在粤方言的少数地点
,

如 田 邑话
,

与中古帮
、

端母字对应的有 ? -

声母字
。

鹤山
、

开平端母读 ? 一 ,

如 : “

多
”

开平 ? ul
,

鹤山 与ul
。

又如浙南也有这种现象
,

某些方言

把南汇
、

奉贤读 ? J 的 中古见母 字
,

读作 , 一 。

例如
: “

嫁
”
丽水 ? y 。 (去 )

,

宣平 ? i A (去 )
,

龙泉 ? i。

(去 ) ; “

夹
”

龙泉 ? i。 (人 )
,

庆元 ? i e (人 )
。

类型 ( 9) 变舌面塞音
、

塞擦音
。

一般认为汉 语方言中的先喉塞音只有唇音
、

舌尖音两大

类
。

上海南汇 话有一套与 中古见母字对应的带先喉塞音的舌 面浊塞音 ? J
一

声母 的字
。

如 :

嫁 见母 去声 即 A 35 教 见母去声 知犷
,

锦 见母上声 叩 A扩
4

交 见母平声 ,iJ 护
3

4
.

3 南汇话以 ? J
一

与中古的见母对应
,

这是很特殊的现象
。 ① 与南汇 ? b

、

叼
、 ? J 相对应的中

古音声类是 p
、 t 、

k
,

这是一种 整齐的配 对关系
。

陈忠敏指出 : 南汇方言里 ? b
、 ? d 声母可 以出现

在开
、

齐
、

合三呼的任何韵母前
,

但都不能跟撮 口呼相拼合
。 “

中古见母在今南汇方言里分化成

k
、 t 。

、 ,于三类
,

三 者互补
,

以今韵母为分化条件
,

今洪音一律是 k
,

今细音是 t。 或 ? J
,

其中又 以主

要元音的舌位为条件
,

主要元音是前
、

高元音 的只 拼 t 。 ,

是低
、

央
、

后元音 的
,

只拼 勺
一 。 ”

我们以

下 面的 10 组 ? J
一

声母字为例
:

一

i。 韵 : 效摄
:

交郊教 (见肴 开二 )骄娇 (见宵开 三 )浇 (见萧开 四 )缴侥 (见筱开 四 )教校 (校

① 详 见陈忠敏 《南汇方言的三个缩气音》
,

《语言研究》 1 9 8 8 年第 1 期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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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

对 )较 (见效开二 )叫缴 (见啸开 四 ) ;一

i y韵
:

流摄 :纠 阉鸿 (见尤开三 )久九韭灸 (见有开三 )救究

(见有开三 ) ;
一

i A韵
:

假摄
:

家加痴嘉 (见麻 开二 )假 (见 马开二 )嫁稼价驾 (见 妈开二 )蟹摄
:

佳 (见

佳开二 )皆阶 (见 皆开 二 )届戒 (见怪 开 二 )解 (见蟹 开 二 ) ;
一

i巨韵 :宕摄
:

僵姜疆缓蔓 (见阳开

三 );
一

场
:

讲 (见绛开二 )降 (见讲开二 ) ;一

认u 韵 :梗摄
:

京惊荆 (见庚开三 )经径 (见青开 四 )茎 (匣

耕开二 )景警 (见梗开三 )颈 (见静开三 )竟镜敬 (见映开三 )径 (见径开 四 ) ;深摄 :今金襟 (见侵开

三 )锦 (见寝开三 ) ;臻摄
:

巾 (见真开三 )斤筋 (见殷开三 )紧 (见较开 三 )谨 (见 隐开 三 ) ;
一

i明 韵 :

通摄
:

弓 (见东合三 )龚 (见锤合三 ) ;梗摄
:

迥 (匣迥合 四 ) ;一

i A。 韵
:

深摄
:

级 (见辑开三 ) ;宕摄 :脚

(见药开三 ) ;江摄
:

觉角 (见觉开 二 ) ;效摄
:

(睡 )觉 (见效开二 ) ;
一

i 。 , 韵 : 通摄 :
釉 (溪屋合三 ) ;

一
y二 ,韵

:
山摄

:

厥 (见月合三 )决诀 (见屑合四 )
:

臻摄
:

橘 (见术合三 ) ;通摄
:

菊鞠掬 (见屋合三 )
。

4
.

4 如果说 k
、 t。

、

J 三 者互补
,

那么 从共时的音位 归纳来说它 们就是众 /音位 的 3 个变

体
。

从中古音看上述例字都属于 效
、

流
、

假
、

蟹
、

宕
、

江
、

梗
、

深
、

臻
、

山
、

通诸摄的二
、

三
、

四等字
。

这 3 个等的字与一等字 (洪音 )的 不同就在于
,

它们都有或者可 以产生一个
一

i
一

介音
,

成为今天 的
“

细音
” 。

这也就是南汇 t。 和 勺 声母字在韵母方面的共同之点
,

即都有一个
一

i
一 、 一

y
一

介音或主要

元音就是 i
、

y
。

不 同之点在于 主要元音
: t分声母后是前

、

高元音
,

而 ? J
一

声母后是低
、

央
、

后元音
。

低
、

央
、

后元音就是 勺
一

声母产 生的条件
。

我们是否可 以换一个方式来考虑这个问题
,

就是 : 低
、

央
、

后元音并不是 t 。 和 路 声母分化的条件
,

相反正是它们合并 的条件
。

我们假设上古有两类

声母
,

其中之一是
二

k
一 ,

另 一类则是一种带前置喉塞音 ? 一

的浊辅音
。

前置喉塞音 , 一在后面有

低
、

央
、

后元音的条件下被保持下来
。

而保持 认实际上就是保持了后随的浊辅音
。

先喉塞音 ,

只出现于元音和浊辅音前
,

它和声带的振动有密切的关系
,

所 以可 以说这是一种保持古浊音 的

特殊方式
。

南汇县西北的周浦
、

下 沙等少数乡
,

以舌 面 中不送气清塞音 C一对应其他 乡的 路
一

声

母
,

很显然这两个点发生 了
* ? J

一

> c 一 的演 变
。

这 正 是先喉塞音演变 的类型 ( 7 )
,

与
`

b
一

> p
一 、

`
d

一

> t一正 相符合
。

由此我们可 以完全有把握地断定
:

南汇 ? J
一

声母
,

前置喉塞音 认之后原本就

是 一个浊塞音
,

它不是来源于上古的
关

k
一

声母
。

4
.

5 “

世界上的语言有舌尖塞音的多
,

有舌 面 塞音 的少
。

舌面 塞音多数是从舌尖音愕化

来的
。 ”

(李方桂 1 9 8 2) 从整个 汉藏语系范围 看舌 面 塞音
、

塞擦音大多都是后起的
,

多数是从舌

尖音或舌根音受介音
一

i
-

一 i
一

的同化变来的
。

显然南汇 的 路
一

声母 只能从舌根音变来
,

因为与之

相对应的中古音声母 是 见母
。

那么是 否有这样 的可 能
,

就是中古 的这些 见母 字是从上古 的

` ? J
一

演变而来 ? 我们认为这种 可能性几 乎没有
。

舌面 音有一 种向舌尖音变动的
“

自然趋势
”

(例如北京等地的所谓
“

女国音
”

)
,

但舌 面音变舌根音的情况却没有发现过
。

现在我们大体可

以认为南汇 勺
一

声母的来源 是
` ? g

一 + i一 y > 路
一 。

上文南汇 ? J
一

声母的 10 组例字中请特别注意第 6 组的
“

茎
”

字
。

这个字北京等地读 t o i习
,

它

的中古音是
“

户耕切
”
匣耕开二

,

匣 母的上古音正 是
,

g
一 ,

在一
、

二
、

四 等韵母前变为中古的 苦
,

北京等地的 t分 ( < k
一

< 关 ? g
一

)显然是个例外
,

也可 归人类型 ( 7 )
。

这个字可 以说 是南汇 ? J
一

声母

来源于上古
* , g

一

的一个直接证据
。

4
.

6 南汇县西南大 团
、

新场两 乡的 部分村子
,

有 5 个中古端母字他们也读 ? J
一 ,

如 : 刁 雕

(端萧开 四 )路扩 3 ,

鸟 (端筱开 四 ) , J了
4 ,

钓吊 (端啸开 四 )? Ji犷5 。

都是效摄开 口 四等字
,

差别仅在

于声调
。

一般情况上古到 中古的音变程式是
* ? id ag w > it eu (不发生舌面化 )

。

大团
、

新场 当

是
: ` , id ag w > 勺i。

。

浊塞音 d
、

g 在
一

i
一

介音的作用下都可 以 变舌面音 读(舌 面前音 )或 J
一

(舌面 中

音 )
。

李方桂认为
:

上古音系统里
“
四等字的声母完全跟一等字一样

,

显然高本汉所拟的四等的

1 8



l

介音是个元音
,

它对于声母不发生任何影响
。 ”

( 1 9 8 2 年
,

第 23 页 )上古宵部开 口 四等韵
一

i ag w

里的 i
、 a 都是主要元音

。

ag w 是保持 ? d
一

的条件
。

中古 以后 i 元音转化为
一

j
-

一 i
一

介音并对声母

发生影响
,

使其舌面音化
。

元音和介音在轻重
、

长短等各方面都有差异
,

和声母
、

韵母的关系也

不完全相同
。

三等字有
一

i
一

介音
,

但后面 没有低
、

央
、

后元音
,

不具备保持 叼
一

声母的条件
。

可 能

存在的 * , d
一

声母会发生 ( 7) 类型 G 音变
二 , d

一

> t
一

(端母 )
,

以后 又在
一

J
一

介音的作用下变 t侣
一 。

大

团
、

新场上述 5 字的演变程式是
二 ? d + J一 i > 勺

一 。

其他方言则是
关

叼 > (t 端母 )
。

上 古汉语 可

能存在先喉塞音
`
叱

、 `
叼

、 ` , g
。

这 里 会有 一个疑 问
:

为什么 侗台语 有 叱
、 ? d 却没有 ? g

一

呢 ?

可 能有人会说
,

这是因为 , g
一

难于发音的缘故
。

即使如此也不能 否定汉语 曾存在
关 ? g

一

的 可能
。

关于这点我们只要举出汉藏语系福贡 怒语的先喉塞音系列
: ? b

、 ? d
、

馆
、 ,吨

、

雌
、 ? d孔 就可 以 了

。

4
.

7 布依语南部的一些方言 (兴 义巴结等 6 个点 )存在一个带前置 喉塞音 的舌面浊塞擦

音声母 ? d多
一 ,

从而形成 ? b
、 ? d

、 ? d子系列
。

这个系列似乎可 以和 南汇等 的 ? b
、 , d

、 ?于系列相对照
。

? d不与 勺 都是舌面浊擦音
,

差别仅在于一个是舌 面前塞擦音 ; 一 个是舌面 中塞音
。

巴结 6 点以

外的其他方言
,

与 ? d不对应的声母只有两种形式 : ( 1 )石
一

( 2 ) , 一 。

例如 : “

布依
”

兴义 巴结 , d和 14
,

册亨乃言 ? d和 14 ,

贞丰鲁容 巧01 4 ,

望漠者香 巧01 4 ,

罗甸坡球 肠 14 。 “

泥峰
”

平塘西凉 , d初 il
,

安龙天

桥 ? d不a i`
,

独山南寨 巧a i `
,

长顺营盘 , e , ,

关岭陇古 ? a i`
。

对照 吴语
“

嫁
” ,

南汇 ? J IA ( h )
,

奉贤 , J IA

( h )
,

绪云 , ia ( h )
,

景宁 ? 10 ( h )
,

庆元 ? i a ( h )
。

第 ( 2 )种形式
,

丢失主要辅音
,

保持先喉塞音 , 一 ,

属

于类型 ( 8 )
,

比较简单
,

暂且 不论
。

这里问题的关键是 , d不
一 、

巧
一

声母的来源
。

巧
一

的来源 除 叼汤 >

咋 > 石这种可能外
,

也还 有其他的可能
,

例如
: ? dj > 与

。

由 石> , d不的 可能性很小
。

关于 叼补的

起源有 3 点可说 : 第一
, ? 一

后 必定是 一个浊辅音 ; 第二
,

塞擦音多是后起的 ; 第三
,

舌面音多是后

起的
。

所以 ? d汤来源 的最大可能性是舌尖或舌根的浊塞音
。

那么 究竟是来源 于 ? d 还 是来源

于 , g 呢 ? 困难是与巴结 6 点对应的其它 3 4 个点既无舌尖音也无舌根音反映
。

由于这套声母

布依语很多方言表现为 件 (如
:

贞丰
、

望漠
、

独 山 )
,

所 以我们认为它与原始侗台语 的
*

石
一

声母

应该有关
。

这个原始声母在现代方言中除 斗
、

i
一 、 ? 一

3 种主要表现外
,

也有少量变舌面塞音的情

况
,

这就是前面演变类型 ( 8 )的 3 个例字
: 二

巧> ;
一

莫语 抓a m , “ 借
” ,

侗北 仁二“ `

踞
” ,

协“ `

布
” 。

声

母 朴是可 以和南汇的 ? J
一 、

布依的 叼补相对 照的
。

《侗台语族概论》中原始侗台语
二

巧
一

声母的 2 5

个例字 (见 35 5 页 )没有任何舌根 音的反映
,

相反倒是有几个 舌尖音 的例字
,

如 : “

饿
”

侗 北
t j e t 7 2 , “

树浆
”

黎语 t h o : u ` , “

站立
”

武鸣 ? d o n ` ,

布依 ? d u n , , “

踞脚
”

柳江 ? dj 。 :习5 ,

水语 。 dj 明 , ,

锦语

d明 3 。

这样我们至少 可 以说原始侗 台语的
二

石
一

声母 以及布依语的 叼否声母
,

可 能有一部分是

来 自于原始的舌尖音
二 ? dj

一 :

假设来源于
* , gj

一 ,

就 目前来说找不到任何根据
。

很可能原始侗 台

语就是没有 ` ? g
一

声母
。

4
.

8 我们前面说到侗台语族的先喉塞音 认
,

不见得就是这类前置辅音最古老的形式
。

它

们很可能是从古代某些其他前置辅音 (例如舌 面后的塞音 k
一 、

q
一

等 )转化来的
。

汉语是否有这

种情况
,

现在还 没有人 系统考察过
。

这 里 我们提 出两个字
,

或可 作为一种线索
。 “

蛆蜘
”

泰语

d uj a n ` ( (
, ? d )

,

龙 州 d。 : n , ,

汉 语
“

蟆
”

(《广 韵》
“

蛆躬l也
”

)
*

k h r w i e n ( x )
。 “

暗
”

泰语 d a m `

( , d
一

)
,

龙州 d a m ` ( ( * , d
r 一

)
,

傣西 k a m , ,

汉语
:

影 勘开 一 , d m ( h )表面看 , b
一 、 , d

一

之类的复辅音

声母是侗台语族特有的
,

与汉语
、

苗瑶语不同
,

而实际 是从三者共有的东西

—
前置辅 音转化

来的
。

当然 目前也还是一种假设
,

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
。

4
.

9 能够在浊辅音前留下 痕迹的不 限于舌面后的塞音
,

上面我们曾举侗语方言为例说明

舌尖前擦音也有可能转化为前置喉塞音
,

即 : 二 S d
一

> ? d
一 。

汉语方言中存在着完全相同的例证
,

l 9



这 就是雷州半岛的徐城话
,

有些与中古心母
、

生母对应的字他们读 ? d
一 :

赛 心 母去声
?
da 产 西 心母平声 叼 ia 33 新 心母平声

?
id

e

扩
“

送 心母去声 , da 矿
4

息 心 母人声 叼 i k
5 5

衫 生母平声 叼
a 33 山 生母平生 ? d au 33 狮 生母 平声

?
d

u 33

杀 生母人声
, d u a 5 5

双 生母平声 , d i a o 33

这组字的原始声母应当是 , S d
一 ,

以《切韵》为代表的中古音系丢失 了主要辅音 d
一 ,

保 留了前置

辅音 S 一 ;徐城则把前置 s 一变为 , 一 。

卷舌音是后置辅音
一 r 一的作用

。

4
.

10 通过对侗台语族带前置喉塞音声类的讨论
,

使我们看到汉语和侗 台语的这个声类

以及带前置鼻冠音的声类
,

从 总体上看是相互呼应的
。

由此我们推断正像侗台语一样
,

上古汉

语或者前上古汉语也同样存在一个复杂的前置辅音系统
。

清鼻音也是汉语和侗台语共有的音

类
。

李方桂先生说
:

清鼻音声母的问题
,

董 同解已开其端
,

董的清鼻音声母的证据十分充足
。

他把中古晓母与唇音 明母互 谐的
,

都认 为是从上古清鼻音
*

h m
一

来的
。 “

我们把这类音写作
*

h m一方面是为印刷方便
,

一方面我们也疑心所谓清鼻音可能原来有个词头
,

把鼻音清化

了
。 ”

此外还有其他清鼻音声母
。

比如
二

h n 一 、 二
h n r 一声母

,

这类声母有可能来 自
,

ht n 一 、 ,

ht nr
。

上古时期的复声母问题十分复杂
,

其 中有许多现象一直到现在我们仍没有满意的解决方法
。

其中有 一个现象似乎十分重要
,

这就是中古的心母及审母二等 争
,

常有跟别的声母谐声 的例子

(例字从略 )
。

从这些例子看起来心母差不多可 以跟各种声母 的字谐声
,

这是不合乎一般的谐

声条例的
。

这些字显然是从复声母来的
。

高本汉等 已经拟有 , 5 1
一 , 关 s n 一

等复声母
,

我觉得也

该有
` st

一 , ` sk
一

等复声母
,

这个 ` S 可 以算是一个词头 ( p er f i x)
,

也因此在上古汉语的构词学里

将要占很重要的位置
,

与汉语有关系的藏语就有个 S 一词头
。

拟测这类声母并不太困难
: * s m

-

> S , 二 S m r 一

> 多
, 二 S n 一

> S 一 , * 5 1
一

> 争
。

上古也许还 有
* S d

一

变成后来 的 dz
一 , : 一 ,

不过很难分辨出

来
。

上古汉语带前置辅音
* S 一的声母还有

关 S k
、 * S k w

、 * S k h
、 * 5 9

一 、 * S g w
一 、 * S u 等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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